[bookmark: _GoBack]被访人：潘宗美，女，1941年出生，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款庄乡蒣谷小白坡村
采访人：吴文光，男，1956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
采访时间：2010年8月17日
采访地点：高家村王开俊家
采访时长：19分24秒
采访原文抄录（访问人吴文光简称“吴”，被访人潘宗美简称“潘”：

吴：你记得的伙食团是怎么回事？
潘：那阵伙食团，如果再不……那要饿死多少人呢。吃稀饭，一人三小勺，还要干活计，那时吃什么都好吃，那份生活……唉，现在的人，吃肉都吃不完，那阵，吃哪样都好吃。一人三小勺稀饭，马上就吃完。后来没得法，就掺这样吃掺那样吃。吃白薯，一人四两，大人吃白薯，饭给小娃娃吃。那个日子，现在的人，哪个会过得下去。活计苦，还要加夜班，“大协作”，那几年。炼钢炼铁。干活计，还要加夜班。干活计都有定额，挑粪有定额，挖坑有定额，不干完不行。那阵我读书回来，调到教场坝学当会计。伙食团每次吃都要算，吃饭要称，难当啊，我那个会计，按照工分来算给吃多少，一些劳动力少娃娃多的家，根本不够吃，只有调剂下，才有得吃。还是吃不饱，有些省给娃娃吃，那时穷，队上没得哪样钱。
吴：当时吃伙食团是哪一年？
潘：五九年，全部一起吃。
吴：食堂在什么地方？
潘：在张家，一起吃。
吴：后来变小伙食团？
潘：后来就分到户了。
吴：最苦就是吃伙食团。
潘：对，最苦就是那阵。那阵搞“一平二调”（注），办伙食团，那阵还搞“大协作”，劳动力调过来调过去干，山区的村子的洋芋（土豆）拿到坝区村子吃，坝区的米拿给山区吃。
吴：当时吃些什么东西？
潘：不就是各种菜，莲花白什么的，都拿来掺着吃。后来分到户，才陆续好起来。
吴：伙食团办了几年？
潘：有几年了。
吴：最饿的时候是怎么样？
潘：唉，不好说。就饿得做不动活计。大人省给娃娃吃，就做不动活计。就这么坚持做到分到户。
吴：你当时有没有娃娃？
潘：没有。我刚读书出来，当会计。
吴：五九年你有几岁？
潘：我……有20岁了。
吴：你结婚了没有？
潘：我21岁结婚。
吴：你什么时候有娃娃？
潘：第二年有娃娃。
吴：你当时手脚肿了没有？
潘：我没有，我妈得了肿病，手肿脚肿，送去医院。
吴：村子里有没有人饿死？
潘：没有。饿是饿不死，是吊着条命了。顿顿都有点吃的，就是吃不饱，要省给娃娃吃。一直到分到户，才陆续好起来。
吴：你当时干活干得动吗？
潘：我当会计，不用干活，每天都去统计，算工分。
吴：拿粮食这些事你最晓得了？
潘：那时是照工分分粮，“三七分”、“四六分”，四成的工分粮，六成的口粮，你工分有多少，照这个分粮给你，一个劳力分得百多斤粮，还加杂粮。
吴：有没有肉吃？
潘：吃哪样肉！人都吃不饱，拿什么喂猪？直到分到户，陆续好起来，才养得起猪。
吴：拿油水就没有了？
潘：有什么（油水）。是集体养猪，派那些老人和怂些的人（劳力差的人）去养，几个月、半年多都杀不了猪，养不出猪，怎么会像现在，每家养几头猪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现在的人都不想吃肉，那时的人，见不着猪。
吴：你参加过炼钢铁没有？
潘：那时我还在读书呢。我们只是跟着大人一起干，去各个村子干，割谷子，什么都干。
吴：为什么要去干？
潘：人家要调去干，那阵是“大协作”。
吴：炼过钢铁没有？
潘：炼过了。
吴：他们说的，当时炼钢铁，地里的粮食就没人管。
潘：是的，所以粮食收成就不好了。
吴：伙食团开头吃得怎么样？
潘：伙食团头半年还可以，够吃，后来办得不好，就没有吃的。
吴：为什么办不好？
潘：不就是粮食收成不好，还有劳力调来调去，修水库修坝，粮食也都调走了，调空了，就没得吃的了。地头的粮食管理不好，收成就不好。就比方一个家，劳动力不在家干，跑来跑去，家头的事不管，以后这个家就垮了。那就是“一平二调”，坝子的谷子调到山区，山区的包谷洋芋调到坝子，整来整去，不就把日子过垮了。那些当干部的，会偷着拿回家粮食，他们就饿不着，饿的是老百姓。
吴：你当会计，你知道的？
潘：我那时年纪又轻，也不敢管。人家报给你多少你只有登记多少。
吴：当时当队长就有办法。
潘：当队长、当保管员，当干部的就有办法。我当时年轻，不敢说，不敢管。
吴：为什么不敢管？
潘：我怎么敢管？有个村的保管员，往家里拿粮食，被发现，去搜他家，搜出好多粮食。
吴：咋个处理？
潘：干部还不是……只是给他下掉（撤职）。
吴：当时有没有（干部）打人的事？
潘：没有。
吴：我听说外边省有些村子有打人。
潘：我们这里不打。
吴：包括对那些地主富农？
潘：也不打。只是教育，开会批判他们。
吴：这些事你和你娃娃讲过没有？
潘：和他们讲这些做什么？现在这些娃娃，你和他们讲，我们从前吃伙食团……他们就说，莫说莫说，我们不想听。我们当时吃多少苦，什么都干过。
吴：娃娃不爱听？
潘：不爱。
吴：为什么？
潘：他们觉得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他们觉得我们为了教育他们，就编故事骗他们。那时我们多苦，每天天亮就干，什么都干。唉，怪了，那阵个个（人人）都是苦（指努力干活）呢，干劳动苦得很，比现在这些人苦多了，田也是现在这些田，人也比现在的人少，但就是没得吃呢。伙食团后来撤了，办不下去了，分到户吃，山上的地也放开可以去挖了，种包谷，日子就慢慢好过起来了。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都能找到点钱，只要你会计划，日子都可以过。
吴：以前有没有人来问过你这方面的事？
潘：没有。
吴：我是第一个人来问你？
潘：第一个人。
吴：你怎么想？
潘：唉，我不会说话。
吴：你对我问你这些事奇怪吗？
潘：奇怪了嘛。过去那么四、五十年了，还有人来问这种事。
（下面闲聊以前我在这里当知青和被访人关系，略。）

